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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你就是!小狮子"

一张方桌，玉哨和刘强面对面，陈团长和
母亲也相对而坐。大家眼对着眼，目光里的心
事都难以猜透。桌上的菜肴很丰盛，外加一瓶
法国红葡萄酒。陈团长刚给每人的酒杯里斟
满酒，门外突然喧闹起来。
“老爹，你不能进去！”守门小卫兵说。

“小萝卜头，闪开！”来的是那老教师。小卫兵
忠于职守：“莫老爹，今天是陈团长的
家宴。”莫老爹朝他睥睨了一眼：“告
诉你，今天陈太太带来的女孩儿，小
时候我抱过她，我要进去看看她！”

小卫兵口不择言：“听说你还抱
过陈团长呢，可今天不行！”
陈太太起身朝门口走去，笑吟吟

地向小卫兵摆摆手：“你说得没错，陈
团长就是莫老爹抱大的；没有莫老
爹，就没有你们的陈团长———莫老
爹，快请进来！”当年陈团长还在陈太
太肚子里，遇日机轰炸，莫老爹扑在
陈太太身上，自己的一条腿都被炸烂
了，却保得母子平安。

莫老爹昂首进屋，走到玉哨跟
前，弯着腰，两眼直直地盯着她看：“孩子，还
记得我吗？”玉哨再聪明，也不懂老人的意思。
莫老爹又道：“看来你不记得了。你那时才多
大一点呀！可老爹忘不了啊，老爹……”老人
说不下去了，泪珠在眼眶里翻滚。玉哨求援般
地抬眼看陈太太，只见陈太太泪光闪闪，一脸
悲戚！玉哨只得咬紧了嘴唇。
陈团长叹口气：“玉哨姑娘，请你原谅，莫

老爹把你当成我妹妹了。”可固执的莫老爹坐
到了她身边，侧着脑袋左右端详：“我应该没
看错，是小皎皎啊！”玉哨想摇头，又怕伤老人
的心。她下意识地就去看刘强，可令她吃惊的
是，刘强的眼睛里也溢满了泪水。莫老爹抬头
四顾，见大家都不吱声，满脸失落：“这么说，
我看错了？你不是小皎皎？”
玉哨见陈太太正低声啜泣，忙走过去双

手轻抚着她抽动的肩膀。陈团长强忍悲痛劝
解道：“姆妈，别难过了。今天有客人在，我们
吃饭吧！”“不，今天在场的都是自己人！莫老
爹……就是我们家的人！”陈太太一把抓住了
莫老爹的手。“是……太太，除了你们，我再也
没有别的亲人了！”莫老爹老泪纵横。“莫老

爹，难得你还想着我的女儿啊！”陈太太抓着
莫老爹的手不放，“二十多年了，留下她时，皎
皎才一岁多一点。我当时抱着不肯放手啊，可
没办法，部队要行军打仗，带上一个‘小老虎’
已经勉为其难……”陈太太泣不成声，“师长临
终前，他、他……”看母亲痛苦的样子，陈团长
忍不住：“姆妈，你就说出来吧，也让我知道一
下爸爸临终的遗言。”“你爸爸说———”陈太太

一双婆娑泪眼却望着刘强，“把我送回
老家去……我要回去看看皎皎！”
“啪”的一声，刘强手里的筷子

掉在了桌下，人泥塑木雕一样，两眼
直直地望着陈太太。陈太太继续说：
“我也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我的皎皎。
可铁幕阻隔，音信全无啊！”

这时，莫老爹望着刘强说：“太
太，欲知故乡事，可问故乡人。这位
刘先生正是从我们老家杭州来的
啊！”刘强再也忍不住了：“陈太太，
你们陈家的老宅是不是在杭州西面
的陈家峤？”“是啊是啊！”不待陈太
太回答，莫老爹已叫出了声。

刘强望着陈太太，心中已然明
白，可心仍禁不住咚咚直跳：“皎皎的奶奶叫
刘文清？”“对啊！”陈太太和莫老爹齐声叫了
起来。陈团长奇怪地瞪着刘强：“你怎么知
道？”刘强没回答，起身跪在了陈太太面前：
“我的外婆家也在陈家峤。我从小跟外婆生
活，外婆家和刘奶奶是邻居。我和皎皎从小一
起长大，情同手足……”
陈团长大叫了一声：“啊？”便急急凑上

前，“快说说，我妹妹怎么样？她……还好吗？”
刘强掩面而泣。陈团长更急了：“到底怎

样？你说啊！！”刘强只哭着摇头：“陈太太，我
……”“什么也不要说了，我明白了，你———就
是‘小狮子’！”陈太太用力把刘强拉起来，“你
那天跟泰阳牧师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是我
的好女婿，我的好儿子！小老虎，快过来———
见过你兄弟！”
陈太太一手拉着刘强，一手拉着陈团长，

把两个年轻人的手叠在一起：“从今以后，你
们都是我的儿子！”
陈团长还是搞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陈太太想努力笑一笑，眼中却迸出了泪花：
“儿子，不要问了，再问，姆妈的心受不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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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

! ! ! ! ! ! ! ! ! ! ! ! #"香港的家

到了香港，我记得的事就多了。一块儿去
的有七人，爸爸、妈妈、哥哥、我，袁妈和刘妈，
还有外祖父的那位姨太太。她被送到周家时，
我母亲才一岁多，七姨还未出生，我那众多的
姨也还都是少年儿童。她分担了我外祖母的
不少家务，互相间感情很好。外祖父去世后，
我父亲自然就承担了赡养她的义务。我亲外
祖母在我母亲大学还没毕业时就去世了，所
以我们就直称她婆婆。不过，我妈妈还是“先
叫后不改”地称她姨太婆。妈妈待人宽厚，爸
爸更是奉行博爱、平等。袁妈和刘妈两人在我
家是舒畅的，另一方面，她们照顾我们兄妹也
好几年了，互相都舍不得，所以她们毅然离开
了京郊的亲人，随我们南下了。
到香港时，哥哥四岁，我两岁了。袁妈那

时 !"岁，管做饭；刘妈 #$岁，管卫生。除此
以外，还各管各的小孩儿。婆婆那时 %$岁
了，她没有任务，每天学识字、写字，有时还
绣花。我家客厅的大靠垫上，绣的都是我爸
爸读书或教书学校的校徽，全部出自婆婆之
手，好些还绣出立体的花纹，真不愧为湘绣
的传人。

我们香港的家在半山区，罗便臣道尾，
马路直通进了我家院子，成了一条盲道。原
来的罗便臣道是由此上坡通连干德道的，阻
断后在路基上建了东西两幢一样的二层楼，
我家就在东边楼上。我们这两幢楼前的院子
是从崖下用砖柱子撑上的水泥板架空搭成
的，边上有矮栏墙。崖下有一条窄路，顺坡下
行便直到港大的东门。这窄路上，对着我们院
子的有座胡惠德医院，也是依山建的，房顶和
我们的院子相平。医院大门开在倒数第二层，
下面还有三四层。我家的东边是一个小山坡，
上面长了许多棕榈树和灌木，隔开了房东家
和我们这院子。院子的后面有一道石砌的护
坡，山坡上面就是干德道。院子西边是崖，隔
山沟就是港大的学生宿舍。红砖的三层楼房，
一共三幢，也是依山一幢幢地建的。我们院子

大致和中间那楼相平。从家里向前
看，下面是香港西区密密的房子，再
往前就是大海，有许多轮船，视线再
远伸，就是九龙大地，朦胧一片。这
背山面海、视野开阔、风景优美的住
处是爸爸选中租下的，离港大又近，

小孩儿也有撒欢的地方，的确理想。
房子的平面像个球拍。前面三大间，有地

板，有壁炉。中间有一个大过厅连着楼梯间。
一个大卫生间，约十四平方米。“球拍柄”中间
是过道，两边有房间，后面有个大厨房，还有
一个后楼梯间和一个小卫生间。可谓七室二
卫一厨一厅一阳台，总共二百多平方米。房顶
是平的，四面有围墙。爸爸在上面种了许多大
盆的花，有白兰、茉莉、玫瑰，还搭了个竹子花
棚，养他喜欢的兰花、水仙，还有台湾的吊兰。
平台中间放了两张长条椅，夏天乘凉看星星。
平台边还养了一笼子鸡、一只乌龟。开始上面
还养了一只黑点白狗，每晚跳到围墙上巡视，
有人进院子它就狂吠，后来可能是它太大了，
围墙窄，它掉下楼摔死了。不久后，我家真遭
了贼。
爸爸妈妈住前面西边那大间，中间的厅

当饭厅，东边大间做客厅，我和哥哥还有袁
妈、刘妈四人住客厅后面的那个大间。我们这
间有个大阳台，客厅也有个门通这阳台。房顶
的花棚被台风端走了以后，爸爸就在阳台上
养他的高级兰花了，还养了一玻璃缸各样的
观赏鱼。婆婆住“球拍柄”最前面的小间，她旁
边一间是爸爸的书房。姐姐回来时就住书房。
东边小间是食品间，上面是架板，下面是橱
柜，还放了一台冰箱，再后面是大厨房。厨房
对面就是上楼梯的楼梯间，还有那个小卫生
间，最末尾是间客厅。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
《光明报》时就住在那间房里，直到我父亲去
世，他才搬走。
我的床在朝东的窗下，早上醒来一眼就

看见山顶。山顶路上的路灯那时是点煤气
的，有人一杆杆地去拧灭，我的眼就跟着一
盏盏地数着看，晚上有时也一盏盏看着点
亮。天好时，山顶总有大老鹰在盘旋，也不扇
动，慢慢地转着，显得特别高贵、优雅，这是
我最爱看的。我最不爱看的就是那山顶旗杆
上的米字旗，心想，什么时候才能飘扬我们
中国国旗？


